
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  -- 雍正劍俠圖
第四十七回  北口外丟鏢結義氣　護國寺收徒惹是非

　　　上回書說到：四劍客三次試絕藝，海川從清真寺告辭出來，往北低頭而行，想起清真寺四位前輩比試，十分驚險。這篩海爺

的點穴銅蹷尚且不翼而飛，看來武林的高人太多呀，趕緊回家吧。猛然迎面有人叫他：「師父。」

　　海川一看，正是大弟子穿雲白玉虎劉俊。海川忙問：「俊哥兒，你來幹什麼？」

　　劉俊行禮然後站在旁邊：「師父，您快回家吧，有位教師父來咱家，把我師弟們都打啦，還在家裡等候您哪。」海川一聽，這

是怎麼回事？看佛敬僧，我童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你也應該等我回去呀，為什麼趁我不在家的時候投井下石，把我徒弟都給打

了？這太不像話！」劉俊哪，怎麼回事？」「師父，咱們爺兒倆一邊走，我一邊告訴您得了。」爺兒倆一邊趕緊往前走，一邊急著

談事情，穿大街越小巷趕奔雍親王府自己的家。劉俊把事情談了，海川一聽恍大悟。

　　這幾天，海川不是常往外來嗎？三出前門呀。這徒弟們當中不一樣，楊小香、楊小翠、洪玉耳、孔秀，甚至於鐵羅漢吳成，這

些人都能安下心來，跟著師哥練功。可是，第一個不安分的就是這個夏九齡，他總愛惹事，還攛掇司馬良：「咱們來北京這些日子

了，你我都是江南人，北京的五壇八廟皇王腳下，咱們都沒逛過。說真的，師父今天不在家，咱們逛逛去。」司馬良搖頭說：「你

呀，省點兒事吧。別讓師哥為咱作難了。師哥不依咱吧，好像做哥哥的管咱太緊，又不是咱師父；依咱吧，到外頭，你就不同自己

了，萬一出點什麼事，師哥為我們受責。依我說呀，好好地練功吧，師父的能耐咱們要下勁學呢。」「二哥，練功也不在這一天

吧！真是的，再說咱們也沒閒著，師兄弟從功夫上比一比，咱也不落在別人後頭，我們素常素往也是刻苦用功嘛。今天趁師父不在

家，我們出去玩一玩，看一看，逛一逛，很快就回來，師父也不知道。」架不住夏九齡死說活磨呀，時間一長，司馬良到底讓夏九

齡說服了。他倆從幾歲上就在一塊，每次都這樣，司馬良就得歸順，這回又成了順民。

　　小哥兒倆收拾好了，來找劉俊，劉俊問：「你們兩幹什麼去？趕緊到場子裡練功。」九齡樂呵呵地說：「師哥我們跟您提點兒

事。我們從揚州來到北京這麼長時間，淨練功了，師兄和師父督促得嚴，不得空閒。我們哥兒倆今兒打算逛逛大街去，一會兒就回

來。師哥你給我們遮蓋著點兒，師父來了，您別提，可以嗎？」「二位賢弟呀，這不是讓哥哥我為難嗎？北京城藏龍臥虎，別說咱

哥們歲數小，但都有一手好功夫，萬一你給師父惹點兒禍，就對不起師父。當然，師父收徒弟一場，還怕惹禍嗎？但咱們要讓師父

為難，就不算孝順的弟子。師弟呀，你們兩人還是好好練功得啦，讓你們去了，哥我怕你們惹事。」「您怎麼也這樣說呀？咱只是

沒上過北京，想開開眼，不管到哪兒，眼睛不睜開，有什麼事咱們只當沒瞧見，耳朵塞上點兒白蠟塊兒，聽見什麼信兒了，咱們只

當沒聽見。師哥，您給我們一會兒假得了。」兩人這麼一磨，劉俊也想：我這做師哥的，人家又先進門，夠尊重我的了，應當讓師

弟們去活動活動。劉俊便說：「好吧，給你們點兒錢。」夏九齡馬上拉住說：「我們哥兒倆都有，這您放心得了。」哥兒倆高高興

興地打府裡出來了。小香、小翠、玉耳這仨都噘嘴。小香嘟噥著說：「兄弟呀，你們哥兒倆都去了，不帶著我們。」其實玉耳倒挺

明白，五個人一齊走，要了命師哥也不會批准，去倆還能湊合。他們哥兒倆出去沒事，過幾天，咱們再告假。

　　哥兒倆出來以後，上哪兒呀？離開王府到富貴巷，就發愣了，京城地方太大。走到成賢街口，由南往北過來一個老頭，一拍兩

人的膀頭：「二位少爺，我也在柏林寺住，咱們是街坊，你們不是雍親王府的嗎？」「是呀，大爺。」「你們倆怎麼出來了？」

「老大爺，我們沒逛過北京城，因為我們是揚州人，離這兒太遠，您說北京城哪兒的集市最熱鬧？」「什麼集市呀？」

　　「您看我們鄉下都有集市嘛，做買做賣，賣什麼東西的都有呀。」「噢，您是問這個呀。」老頭一聽，哈哈笑道：「北京可有

大集，我告訴你們，初一天齊廟，初三土地廟，初四花市集，五、六白塔寺，七、八護國寺，九、十隆福寺。」哥兒倆一算計今天

正是護國寺。夏九齡便問：「哎，老大爺，那我們跟您打聽打聽，怎麼走呀？」「嘿嘿，兩位少俠客，你們出成賢街西口往南，過

了後門橋，走龍頭井，斜著往北奔定阜大街，到定阜大街遠遠地就看見護國寺了。」小哥兒倆聽完老大爺的話，道了謝就奔著那條

道走去了。

　　一路之上，繁華似錦，這是都城啊！等來到定阜大街遠遠地望見了護國寺，這是個大廟呀。來到大門口，善男信女燒香還願的

人很多，人群稠密擁擠不堪。山門都開著，上頭有一塊匾額，書寫著「敕建大隆善護國寺」幾個金字。小哥兒倆也跟著人群進去

啦，頭層殿完全都是針蓖棚兒。什麼是針蓖棚兒？就是賣針的、賣蓖子的。那年頭，單有這麼一種人，男人群裡不走，女人群裡打

晃晃，上一眼，下一眼，品頭論足偷看婦女。瞧著這些人，小哥兒倆就覺著彆扭，但小哥兒倆不敢多說話，再說哥兒倆出來是師哥

特意恩准的，我們不能給師哥找事，更甭說師父了。這麼著，小哥兒倆可往後走來了。

　　來到二層殿，這裡都是說書的，唱戲的，打把式和賣藝的，還有摔跤的。三層殿，都是賣花的，賣煙粉的。再往後四層殿，熱

鬧極了。小哥兒倆逛的是口乾舌燥，便來到西邊的塔院，這裡人也不少，前面有個大茶館，盛友如雲，高朋滿座。夏九齡說：「二

哥，我走得挺渴的。」「你渴了，我也早渴了，咱喝點茶去。」這樣，哥兒倆來到茶棚，找了一張桌坐下，伙計趕緊過來，拿著茶

盤子問道：「二位少爺，喝點什麼茶？您自己帶茶葉了嗎？」「沒有帶著，你隨便給來點兒茶，端兩盤乾鮮瓜子就得。」時間不

大，人家把茶沏好了端上來，瓜子也端上來。小哥兒倆一邊喝著茶，一邊嗑著瓜子，高高興興。就在這時候，旁邊有人說話：「哎

呀，這兩天我高興得沒法說了，你知道我為什麼高興呀？」「我不知道呀。」「告訴你，練完了功以後，你們全走了，師父不讓我

走，讓我收拾場子，搬搬板凳擦擦軍刃，多乾點活兒。我有心不願乾，乾嗎我練功，還管這個呀？敢情師父暗中都教給我絕藝了，

這絕藝這兩天練得這熟啊，我想施展施展，可惜沒有對手。您知道我這絕藝是什麼？」「我哪兒知道你這絕藝是什麼？練練我瞧

瞧。」「哎呀，哥哥我不能練呀！我要一練叫你學會，那怎麼行啊。這絕藝是秘不傳人的。」「兄弟，這話說遠了，前些日子你知

道師父讓我完了事不叫走，叫我收拾收拾東西，然後師父把我叫到屋裡，已經提前教給我絕藝啦。哈……你知道嗎？」「喲，真
的。師哥，您學的什麼絕藝啦。您練練，我開開眼。」「可是師父也跟我提了，不讓我到處邊顯耀，兄弟你不是外人，這樣吧，我

先練練，你瞧著，接著你再練。」「好吧。」司馬良、夏九齡在旁邊，一聽就明白了，練功的。

　　一看這二位都是四五十歲，穿著打扮也跟別人不一樣，這兩人都穿著白棉綢的汗衫，腰上沒煞繩兒，大褂在邊兒上放著，腳底

下是螳螂肚的靴子，靴子上頭紮著五毒，蜈蚣、蛐蜒、蠍子……全有。再往這身上看，兩人的身板挺好，都是新剃的黢青頭皮，五
股三編小辮兒盤在腦瓜頂上，在太陽穴這兒，辮穗兒搭拉下來。兩道肉槓子小眉毛，兩隻趴趴眼兒，趴趴鼻子，三角菱口，一嘴碎

芝麻牙，一對錐把子耳朵，青鬍子茬兒，腦門上擠著好些個紅點，都是什麼對大天呀、閉十呀、天槓、地槓呀，虎頭鑽九簍啊，盡

點的是這玩意。

　　左右太陽穴貼著兩貼太陽膏，一貼藍紙兒，一貼紅紙兒。喝！這二人長得狗性氣，一瞧就不是好東西。

　　原來他們的場子就在塔院西北角的月亮門裡頭。這有一片房子，就是師父開的把式場，師父教他們。這倆一個王虎，外號叫滾

地雷。那位姓趙，叫龍，也有個外號叫淨街神。他們都是吃倉的人，在當地就是混混兒，出來就橫著，指著打架吃飯。什麼打群架

呀，打瘋狗呀，罵傻子呀，踹寡婦門呀，刨絕戶墳呀，哄哄小媳婦、大姑娘上廟呀。一句話，就是沾點兒小便宜，乾點兒嘎咕事。

這會兒，兩人又逞能呢。玉虎說：「哥哥，我給你練練師父教給我的絕藝。」他說完了以後，往這一站，騎馬蹲襠式，兩隻胳膊往

前一伸，齜牙咧嘴，就這樣，然後一調臉，雙拳又往前這麼一伸，「嘿！」兩下練完了。趙龍一瞧，「這叫什麼功夫？」「這您不

懂，剛才那是老虎大張嘴，絕藝呀！」「噢，現在這下呢？」「現在叫張嘴的大老虎，專門吃人哪！」「哈……你這能耐跟我比起
來，可就差遠哩。」「那麼哥哥，你練練，我瞧瞧。」趙龍站起來，兩隻胳膊順著左、右兩臂往前一伸，跟著一轉身，兩隻胳膊又

伸出去了。」「哥哥，您這叫什麼？」「我這也是兩招呀，剛才那招叫一條扁擔。」「那麼這招？」「叫扁擔一條哇。」司馬良、



夏九齡這個樂呀。夏九齡一仰臉兒，嘎嘎地樂出聲了。

　　王虎、趙龍一聽有人笑，可就不樂意。再看司馬良和夏九齡，原來是兩個小孩。一個梳著雙歪抓髻，前發齊眉，後發披戶蓋

頸；一個梳著沖天杵的小辮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。這王虎衝著趙龍一努嘴：「看見啦，沾點便宜。」

　　王虎說著話就過來了：「二位學生，下學啦？哥兒倆出來逛廟喝茶呀？伙計，茶錢回頭我候了。」這回王虎就得著苦果子了，

夏九齡「啪」一拍桌子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想找我們哥兒倆便宜。用你候錢這茶還能喝呀？喝茶，小太爺有錢。」「喝！我們倆練

功你們樂啥？」「練得不好，就興人樂。練得好，我們還要學呢。可惜你們這老虎大張嘴，張嘴大老虎，人家老師父不過蒙你們點

錢，你們家也沒供過文武聖人。」夏九齡這小孩夠損的：「你們家沒人讀過書，沒人練過功，文武聖人都不從你們門口走！」哎

喲，好小子，竟敢揭我們哥兒倆的短兒。哥哥，過來！拿你的一條扁擔揍他，我拿我的張嘴大老虎咬他！」王虎說完奔前一趕步，

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的拳頭對準夏九齡就來了。九齡一叼他的腕子，坐在椅子上抬右腳，「啪」一下，踹在王虎的胸口窩上。只見

王虎「噔噔噔」往後一退，「咕嚓」，把旁邊那張桌子撞倒了，茶壺茶碗「呼啦啦」全掉在地上。他捂著腳、捂著腿「哎喲」去

了。趙龍就奔著司馬良了，趙龍往前一趕步，舉起扁擔就打，司馬良往旁邊一閃，掄圓了胳膊給了越虎一個大嘴巴，頓時，他這腮

幫子跟炸龍蝦片一樣，「唿唿」就鼓起來。好嘛，槽牙也給打活動了，腮幫子也破了，鞋也掉了。「哎喲，他打了我了，疼，疼。

」王虎剛起來，趙龍又來個「咕嚓」。小哥兒倆「劈裡叭嚓」，把倆人打得王八吃西瓜，連滾帶爬。夏九齡憤憤地說：「你們倆要

是雞蛋，非把你們倆的黃給砸出來！」「小子你們等著嘿！」說完兩人抱頭鼠竄，「噔噔噔」出了茶館西門，奔西北角塔院那邊的

月亮門鑽進去。

　　夏九齡、司馬良站在那兒整理整理衣服，兩人還怒氣不息。伙計過來了：「得了，二位少爺，您把人也打了，你們哥兒倆不是

也給茶錢了嗎？你們走吧。我們這小買賣也是……廟上才有這麼兩天買賣。您別在這等著了，他們不出來啦！」「不！他不是讓我
們倆在這兒等著嗎？我們就在這兒等著。」

　　夏九齡一伸手掏出十兩銀子，「啪」地就拍在桌子上了。「摔壞了你們茶壺、茶碗我們賠，把你的桌子砸壞了，我們也賠。他

讓我們在這兒等著，我們就等著，帶著徒弟來也沒事，領他師父來也可以！」這伙計一擺手道：「二位少爺，怎麼能這麼說？人家

老師哪能辦這個事呀？請問二位小爺怎麼稱呼？」「你要問我，我姓夏叫九齡，人稱多臂童子。這是我的哥哥，複姓司馬叫司馬

良，有個外號叫玉麒麟。提起我們倆人來，北京城沒有名，提起我們的師父來，在北京城大小有個名。他是北城根兒愛新覺羅雍親

王府的教習，叫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。」「嘩」地一下，你就知道這童海川的名有多大，會武不會武的黎民百姓，逛廟的耳朵

都支稜起來了。北京大柳樹，南京沈萬三，人的名，樹的影，誰不知道呀？堂堂雍親王府教習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奉聖旨下江南

拿二小、請國寶，威震江湖！這得了嗎！伙計的耳朵都給震響了。「哎喲，二位小俠客爺，要是那樣，您得了！您好鞋不踩臭狗

屎。剛才那二位是臭狗屎，您二位走得了。」「伙計要不是衝著你，怕攪你的買賣，我們非在這兒呆著不可。既然你說這個，好

吧，二哥咱們走吧。」說完夏九齡、司馬良揚長而去。

　　其實，塔院月亮門裡頭，人家師父就在那兒站著哪，這一切話都聽見了。

　　這個師父可不得了哇！此人姓焦名雨字秋華，有個外號叫豎臂摘星。同門的師兄就是本護國寺的大喇嘛，姓馬名字叫馬寶善，

有個外號叫丑面佛。哥兒倆都是好能耐。鐵羅漢吳成就是他們倆的小師弟，不過沒見過面，他們是一師之徒，都是雲霞道士杜清風

杜老仙長的弟子。焦秋華，內外兩家，使一口刀，武術高強，威震草地十八寨。要在草地做下買賣來，甭管做多少銀子，您得乖乖

地交給焦二爺百分之三十，草地上出多大的漏子，多大的風險，姓焦的給您頂著！您要不給可不行，焦二爺是您的勁敵。這是人家

焦雨憑胳膊腿兒打出來的。不管你關南的什麼買賣，富商大賈、鏢客，來到草地，你也得給焦二爺上點供，得說點好的，不然的

話，你可吃不開。

　　有一天，吃完早飯以後，焦二爺在客廳坐著呢，好幾個伙計在旁邊伺候著。一挑簾打外邊進來個人，這人姓曹叫曹成，有個外

號叫巧嘴八哥。「請二爺安。」焦二爺一伸手：「起來！怎麼回事？你打哪兒來？」「二爺，我得跟您說點兒事。您說咱們草地，

西北上一帶，論名聲得讓咱們爺兒們過去。

　　可是他們關南的買賣，就有對咱們瞧不起的。」焦二爺的品性，脾氣很暴，一聽這話，忙問：「啊，誰呀？」「就是前門外西

河沿，東光裕鏢局子裡的金弓小二郎李國良。」焦二爺不解地問：「李國良，怎麼啦。三節兩壽，他不是給咱送禮了嗎？」「不

錯，三節兩壽是給咱們送禮，可是咱們草地去的人，到他東光裕鏢局就另眼看待。你就拿我說吧，這李國良把我給轟出來了。

　　愛屋及烏，看佛敬僧，二爺，他也不應當把我轟出來。」原來曹成過去在李國良那兒當過伙計，由於他吃喝嫖賭，胡作非為，

叫李國良把他給趕出來了。

　　後來，他到了草地投奔了焦二爺，他知道李國良就仰仗著西北這股道兒，沒有這道兒，李國良吃不上飯，曹成幾次跟李國良的

鏢車鬧事，李國良都忍了。

　　這會兒他又跑到焦二爺面前給李國良上眼藥來了。焦二爺的脾氣過於暴躁，他不分青紅皂白，就說：「曹成，李國良敢瞧不起

咱們爺兒們，我的話，是他東光裕的鏢都給我扣下！」這可壞了，沒有幾天連扣五撥，這下李國良可倒了霉了。

　　李國良不走別處鏢，只走西北這一條道兒。從北京來說，他必須出德勝門，入官溝，然後奔草地十八寨。所以，他一點都不敢

得罪焦二爺。這回五撥兒鏢連著給截下了，人都扣到焦家寨，連鏢師、伙計都沒放。最後一撥扣完了，稟報焦二爺，鏢師、伙計五

撥兒，一共十八萬兩銀子，全給扣下了。

　　焦二爺聽完說：「好啦，把這五撥兒的鏢師、伙計全給我叫上來。」五撥鏢師、伙計都很驚慌地給焦雨跪倒磕頭：「焦二爺，

我們鏢主沒得罪過您哪，您這是怎麼啦？」「哈……噢，非得李國良得罪我，我才動你們的鏢哪？你們五撥兒人回去，今兒個我用
點兒錢，這十八萬兩鏢銀我都給扣下了。告訴李國良，打算要這十八萬兩銀子，叫他自己來。聽見沒有？」「是，焦二爺。」

　　鏢師、伙計敢惹嗎？姓焦的一口黏痰，把我們鏢師、伙計能給啐死。沒法子，五撥兒人回來了，來到東光裕鏢局。李國良算著

這日子有西北口的鏢該回來啦，怎麼沒回來呀？他正納著悶兒呢，五撥兒人都進來了：「李鏢主，咱們的鏢叫人家扣了。」

「誰？」「焦家寨的焦秋華。」「不可能啊！三天兩頭咱們的禮總送去，凡是焦家寨來的人，不管幹什麼的，上至頭目，下至伙

計，咱都好好待他。這條道兒他姓焦的給咱賞了面兒。」「您看，人家焦二爺說了，五撥兒共十八萬兩銀子，他準備花了。打算要

這些鏢呢，你自己去。」

　　李國良喝著茶，在客廳裡坐著，心說：我跟焦秋華沒有這麼大的仇恨呀！但是我去焦家寨，我幹得過人家嗎？五撥兒鏢師、伙

計乾不過豎臂摘星焦雨，就是我李國良去了，六個算一個我也打不過他！那我這鏢銀還要不要了？下拔西北的鏢銀，我還保不保

了？我得吃這碗飯哪，十八萬兩銀子我賠得起嗎？

　　李國良琢磨著，前思後想，左右為難。後來他轟下子想起個人來，他有個拜兄，就是護國寺的大喇嘛。這喇嘛論勢力也不小，

他就是丑面佛馬寶善。

　　第二天吃完早飯，國良換件衣衫，溜溜達達就奔護國寺來了。今天不是開廟的日子，沒有什麼人，關著山門，推角門進去，一

直趕奔禪堂院。來到後院，到了喇嘛的禪堂，挑簾進來。喇嘛爺在外邊的椅子上坐著呢，光頭沒戴帽子，穿著紫袍，挽著袖面，顯

得精神很好。李國良一見便道：「哥哥，您好哇，給您請安了。」「喲，國良來了！快坐下，坐下。」小喇嘛沏上茶端進來。「哥

哥，我求您來了。」「什麼事？」「這西北草地做買賣，出了點兒漏子。到草地五撥兒鏢銀，都叫人家扣下了。」「誰呀？」「焦

家寨的豎臂摘星焦雨。現在把五撥兒人都放回來了，他說要銀子，得我自己去，因為他打算用倆錢。我不敢去，我的能耐哥哥您知

道。我到了那兒就崴了。所以我找您來了，哥哥您有人嗎？」「哈……」喇嘛爺樂了：「國良，你可真會搬門子，你知道焦秋華是



誰嗎？」「我不知道。」「好，告訴你，這是我的新師弟呀！我跟他說一不二，我門有幾年沒見面了，他在草地哪，那可不得了

哇！我琢磨要是劫鏢，你的買賣也就是他敢劫，別人不敢哪！好吧，我給你寫封信吧！」「真的？哥哥，我給您磕響頭。」喇嘛爺

取出文房四寶來，寫了封信，交給李國良後說道：「你回去吧，帶著這封信，就說是我說的，讓他趕緊把鏢銀收拾好嘍，給人家送

出去，別耽誤了，別的就甭提。」李國良懷疑地問：「您先等等吧，哥哥，您有那麼大份兒？讓他給收拾好了，別的不提，就說要

鏢來了？」「對，你就這麼說，讓他趕緊給，給晚了不行。」

　　李國良拿著信回到鏢局，把五撥兒人全叫進來說道：「你們過來，拿著這封信去焦家寨，就說喇嘛爺說了，讓焦二爺趕緊把鏢

銀給送來，別的什麼都甭提。焦二爺不給，咱們再想辦法。」鏢師們心說：這可懸得慌。

　　五撥兒鏢師、伙計都奔草地焦家寨來了。來到焦家寨焦二爺的家門口，不等傳話，鏢師、伙計全進來了。焦秋華氣大啦：「諸

位怎麼都回來了？」

　　「是，是……焦二爺，我們是來要鏢銀的。」「我讓李國良自己來，他來了沒有？」「他沒工夫，這兒有封信叫您瞧瞧。他讓
我們趕緊把鏢銀拿走，別的什麼也別提。」焦二爺急了：「什麼，他命令我，吩咐我？哪有這事！」

　　但打開信一瞧，焦二爺又一樂：「李國良這小子還真能剜！他把我哥哥給剜出來，這可不就乖乖地給鏢銀嗎？」於是焦二爺趕

緊咐咐伙計們，把五撥兒鏢銀整理好了，五撥兒鏢師、伙計也全走了，這封信怎麼這麼硬呀？讓他乖乖地就把鏢銀給交出來了？原

來焦二爺想這個：哎呀，一來不知道李國良跟師兄會有交，二來離開家鄉日子多了，也惦著回到北京看看。這樣，焦二爺把生意安

置給可靠的人，自己帶好了銀兩路費，又帶了點土禮，由打口外回北京，來到了護國寺。

　　焦二爺往裡走，來到禪堂門口問：「哥哥在屋裡嗎？」喇嘛爺在外間屋裡坐著呢。「誰呀？」「哥哥，我瞧您來了。」焦二爺

進來，跪下給哥哥請安。老喇嘛爺一抱兄弟，眼淚都下來了，說道：「我以為見不著你了，沒想到咱們哥兒倆又見面了。你好呀，

你好呀？」焦二爺忙答：「哥哥托您的福，我挺想您的。」「快起來，快起來。」趕緊吩咐底下人打來洗臉水，讓焦二爺擦臉，漱

口。沏好了茶，哥兒倆就喝上了。喇嘛爺又吩咐底下人下去準備飯。

　　哥兒倆來到裡間屋可就聊上了。「哥哥，我來瞧瞧您。」「你瞧見我的那封信了嗎？」「看見了。」「鏢銀怎麼著了？」焦雨

一笑：「您吩咐了我敢怎麼著，趕緊把鏢銀就給人家了。」喇嘛爺點頭：「不過李國良也不是外人。」「噢，怎麼回事？」「那是

我的拜弟。」「我還真不知道，哥哥。他走西口的鏢，又是咱們的兄弟，您看這叫什麼事？您應當給我送個信去，就不致於發生這

次誤會了嘛！這一來，我這……我這做哥哥的不是人了。」「不，不打不相交，也應當讓他受點兒磕碰，做買賣怎能是一帆風順
呢？」哥兒倆越聊越上勁兒。聊著聊著，焦二爺可就餓了，心說：都掌燈時分了，怎麼還不叫我吃飯呀？正在這時，聽到外面說

話：「喇嘛爺，李大爺來了。」喇嘛爺沒答話，李國良在外邊可說了：「我聽說我二哥來啦。」焦二爺一聽，李國良來了，忙對喇

嘛爺說道：「哥哥，您這……這怎麼算，我怎麼能見他呀？」
　　李國良一挑簾進來了：「這是二哥吧，我給您請安了，咱哥兒倆沒見過面，喇嘛哥哥經常的提起您來。咱們哥兒倆沒的說，親

兄弟一個樣。二哥哥，我走西北的鏢，就因為有您我才放心，您把我的鏢給扣了，我真抓瞎了。您吐口唾沫都能把我李國良淹死，

我沒轍了，只好來找喇嘛哥哥求援，喇嘛哥哥一聽，說我的門子搬對了。二哥不是外人，是喇嘛哥哥的親兄弟。我想，那您給寫封

信，搬您的門子。二哥，您來了，喇嘛哥哥派人給我送信，我實在太忙，叫二哥久等了。看來，這，這酒菜都準備好了嗎？」喇嘛

爺道：「都準備好了。」「二哥咱們喝酒吧。」焦秋華真沒想到，他坐在那兒直發愣：都說李國良這人不怎樣，目中無人，誰也瞧

不起，可我看他不像那樣的人哪，他虛懷若谷，光明磊落，是個朋友呀！要是那樣，我焦秋華就不對了。焦二爺一想：我不能冷著

呀。便說：「兄弟，兄弟，我來了，我看咱哥哥來了，順便也瞧瞧您，上回那個茬兒，我都有點害臊了。哥哥跟我說你是我們的小

兄弟，我真要抽自己幾個嘴巴，可一想打得怪疼的，算了吧。兄弟咱們一天雲霧散，前頭的事情就別提了。」「您這是哪兒的話

呀？我看這對我有好處，就說西北這條道，我原來不敢大意，當然這次我見到您以後，我就十分的踏實放心了。」焦二爺大笑：

「兄弟，西北這條道，你拿著大頂走都沒錯。」

　　喇嘛爺攔住：「得，得！別提了。咱們吃飯，這飯是李國良準備的。」李國良說：「二哥能吃我這頓飯，咱們以後就是好兄

弟，只是相見恨晚。」焦二爺臉都紅了：「別再提了，我這麼大歲數怪不好意思的。兄弟，以前的事情原諒哥哥，我不知道你跟喇

嘛哥哥的交情。」說著話來到席間，談笑風生，哥兒仨喝上酒了。

　　喝到二更天，這頓飯吃完了。李國良問：「哎呀，二哥，您剛從口外來呀？住在哪兒呀？」「我不就住在護國寺了嗎，跟咱哥

哥住一塊。敘敘舊交情。」「我看，別在廟裡住了。」「上哪兒住去？」「喇嘛哥哥，讓二哥上我那兒住去吧。好讓我跟二哥多親

近親近。」喇嘛爺點頭：「老二，我一個出家人，喜歡清靜，你乾脆住他那兒得了。」焦二爺說：「好吧，那咱們僱車去。」「別

僱了，車我帶來了，兩輛大馬車。」焦二爺把東西收拾一下，放好了，上了馬車。「兄弟，我上你那兒不大方便。」「我那兒才方

便呢，讓我們那些人也認識認識您，多孝敬孝敬您，那不好嗎？」「我對不起你們鏢師、伙計。」「二哥，您說這話就遠了。您成

全了我們，還說對不起呀。」

　　哥兒倆的車眨眼之間就來到西河沿，等到東光裕鏢局門口，還沒下車呢，鏢局門口的人就滿啦。鏢師、伙計上百位，燈光之

下，亮如白晝。「二爺來啦，二爺來啦。」焦二爺心想：喝！李國良還真講排場呀！底下人把車門一開：「二爺，我們大傢伙兒給

您請安。」一片請安聲，都跪下叩頭。焦二爺趕緊從馬車上下來了，忙道：「我不敢當，兄弟哥哥們。」說道就要跪下，李國良伸

手就把焦二爺給拉起來了：「您這幹什麼哪，這都算是您的學生呀，給老師磕個頭還算多呀。」「我們給您磕頭，拜您為師。」

「哎喲，我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管事的回稟李國良道：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請焦二爺、鏢主往裡吧。」東西搬進來，李國良陪著進

東院。這裡是李國良住的經理室，北房五大間，有專門人伺候著。東西兩張牀，被褥都是嶄新的，屋裡十分講究。擦臉、漱口之

後，請焦二爺喝茶，哥兒倆又聊上了。喝來喝去，這茶也喝個差不離了，快到三更天了，李國良催道：「二哥，睡覺吧，有話明兒

咱們再說吧。」「好嘍。」國良親自把被褥給鋪好，讓焦二爺躺好，國良把燈吹了，出來別處睡去了。

　　第二天老早，二爺剛一見動靜，國良帶著人進來了，親自侍候焦二爺起來。焦二爺覺著心裡不落忍，李國良堂堂的鏢主，人家

給我鋪牀疊被，這我怎麼敢當呀。便說：「你不是有徒弟、學生嗎？讓他們伺候就得啦，何必要親自伺候我呢？」「二哥，他們伺

候您，我有點不放心，我伺候您是應當的。」

　　焦二爺一想：得了，李國良這份心思我也得領。倆人說著話，喝著茶時間就不早了。「二哥，今兒有個請呀，咱們同和軒吃

飯，下午廣慶茶園聽戲，聽完戲再回同和軒。」「誰請呀？」「就是咱們西河沿的同行同業，公舉出一部分老人來。聽說二哥您來

了，大傢伙兒請您聽戲，吃頓便飯。」「這個……哎呀，國良呀，咱們跟人家沒交情。」「我跟他們有交情。」焦二爺問：「吃得
嗎？」「吃得。」焦二爺一想：好！你說能吃咱們就吃唄。三十多位老人長袍短褂，最大的一位有八十來歲，最小的起碼也有六十

來歲了，都是彬彬有禮。拜見焦二爺之後，大家都到同和軒，一坐幾桌，全羊席。吃完了，大家喝茶聊天。到了下午，茶園開戲，

包了幾個廂，大家陪著焦二爺在廣慶茶園聽戲。戲散了場子，馬車準備好了，回同和軒接茬兒吃。吃完了這頓飯，幾位老人籠身行

禮：「焦二爺咱明天見。」「謝謝諸位。」說真的，大傢伙兒談起話來，就是焦二爺長，焦二爺短，緊著恭維豎背摘星。直到現

在，哥兒倆回到鏢局，李國良親自鋪牀展被，侍奉焦二爺睡覺。

　　次日，焦二爺剛一醒，國良帶著底下人進來了，伺候二爺梳洗已畢，沏上茶來，哥兒倆坐這兒喝茶。過了一會兒，國良說道：

「二哥，今兒有人請呀。」「啊，昨天剛請完，今天又誰呀？」「咱們五牌樓的銀錢業，同業工會，也是公舉出一部分老人來，打

算請請您，總而言之跟咱們都有關係。」

　　焦二爺心裡很是不安。「國良，這咱們吃得嗎？」「嗨，吃得。我跟他們有交情。」焦二爺點頭：「吃就吃吧！」時間不大，



又來了三十多位老頭。大家上了馬車，直奔同和軒。吃完飯，到了下午，大傢伙兒又陪著焦二爺到廣慶茶園聽戲。掌燈時分，又回

同和軒吃飯，用完膳，哥兒倆坐著馬車回家。

　　鏢師、伙計仍擠滿門口，問長問短，一片尊敬的聲音。哥兒倆進屋喝茶，二更天小伙計又進來了，問二爺還吃不吃夜宵？焦二

爺說：「你要把我撐死。」

　　國良笑了：「好，不吃了，咱們休息吧。」國良親自鋪牀展被，讓焦二爺睡覺。

　　第三天清早，焦二爺剛一見響動，國良帶著人進來，伺候完了，又坐這兒喝茶。「二哥，今兒還有請呀。」「今兒又是誰

呀？」「是前門外的綢緞業工會，這個得吃呀，跟咱們買賣有關係。」「那好吧，吃！」到時候，來了些老人，又陪著焦二爺在同

和軒吃飯，廣慶茶園聽戲。晚傍晌，回到同和軒，接茬吃飯。吃完飯，哥兒倆回家，到了西河沿鏢局門口，「唿啦，」過來一幫

人，仍然是說了一大堆恭維客套的話。哥兒倆一塊來到跨院，沏上茶喝著，邊喝邊聊，倒也自在。直到二更天，焦二爺打發走送夜

宵來的伙計後，便入寢休息了。第四天，第五天，一連六七天，每天有請吃，李國良侍候得十分周到。

　　這天一清早起來，李國良伺候焦二爺梳洗完畢，沏好茶喝著，國良又說了：「二哥，今天仍然有請。」焦二爺急了：「你先等

等吧。國良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這個吃，那個請，其實全都是你出的錢。您當我瞧不出來呀，你別蒙二哥了。這幹什麼，多糟蹋

錢！有什麼用呀？在家裡吃不一樣嗎？要嫌不好，在飯館裡請個大師傅來做飯也一樣啊。再說哪兒不一樣呀，別弄這事。

　　你呀，有什麼打算？你就說得了。」國良沉思半晌：「二哥，話說到這了，我這東光裕鏢局準備算咱哥兒倆的，這幾天我把帳

目完全都籠起來了，咱們東光裕鏢局連動產帶不動產的資金合起來共二十萬兩銀子。您一半，我一半，咱二一添做五，您甭回草地

了，就在這兒當二掌櫃吧。您要是不願當二掌櫃，那就當大掌櫃，我聽您的。」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「我幹什麼？乾脆就讓您享福

了。」焦二爺想了半天道：「好吧，口外的鏢我給你負責，您就不管了。」

　　「二哥，有您這句話，我就承情了，我的飯碗就來了。噢，咱們就在家吃吧。」

　　李國良可就應西口的鏢了。

　　光陰茬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焦二爺就在李國良的鏢局住了半年。李國良應了六十多份鏢，光現銀子一百幾十萬。說真的，這趟

買賣要是在西口叫人扣了，李國良連老婆賣了也賠不起！焦二爺看出李國良的擔心來了，就說：「兄弟，買賣是咱倆的，我也得給

你走趟買賣呀。」「那您還回口外？」「行呀，你說多咱走就多咱走，等你打好了保條，回頭告訴我，哥哥就走。」「那麼著，後

天就行。」李國良把鏢銀全兑好嘍，鏢師、伙計全都選用精明強幹的。到了日子，清晨起來，李國良的鏢車邊上插好鏢旗，一百多

萬兩鏢銀準備就緒。再一看，焦二爺還在西河沿這兒喝著酒呢。李國良心都到了嗓子眼兒啦。便催促著說：「二哥，您該活動著

了。」焦二爺道：「好！這回，我連祖墳都擱上了。你放心，丟一兩銀子，二哥我賠你。」吃完飯，李國良恭送焦二爺上了馬，

「啪」一鞭子，直奔德勝門。一過昌平縣，可就有人劫買賣了，武林人由樹林裡出來，鏢師、伙計「唿啦啦」把鏢車都圈住了，焦

二爺催馬過來。「喲！原來是焦二爺。」焦二爺氣哼哼地說：「看見這鏢旗了沒有？東光裕。告訴你們，這買賣是我的。」「那我

們今後只有護送了，焦二爺。用路費您言語，用人不用？」「路費、人，我都不用，見著東光裕鏢局，給我高抬貴手，焦秋華就承

情啦！」「焦二爺這哪兒的話，您賞口飯吃就行。」這樣便過了關溝，順著西北大路一直走。一路上，一撥一撥，劫鏢的多極了。

但一看東光裕的鏢旗，誰也不敢動。豎背摘星焦二爺的鏢就是李國良的鏢，沒人惹得起呀！這樣一來，劫匪沒大買賣了，所以別的

鏢局的鏢只要到口外就栽在那兒了，而李國良的買賣越做越大。

　　光陰荏苒，時光如梭，就那麼一算，五個年頭過去了。焦秋華給李國良奔了五年哪！雪花銀子跟流水一樣全流進李國良的腰包

啦。八月十五，算計著二哥該回來了，怎麼著也得吃這頓團圓飯、喝團圓酒呀，果然八月十五，焦二爺風塵僕僕回來了。國良迎上

去，哥兒倆來到屋裡坐下，國良挺難過地說：「二哥，您給我奔了五年了，我好銀子剩了十幾萬呀。二哥，得啦，您也老啦，咱不

幹了。」焦二爺道：「別，十幾萬銀子夠花的嗎？我再給你奔幾十萬，這你甭管了。」國良一笑：「我等著您哪。月亮一上來，咱

哥兒倆後頭賞月，哈哈，我准知道您八月十五趕回來。」到時候一百多盆桂花圍在賞月亭擺好，酒擺上，哥兒倆就喝上了。對著明

月、對著知心朋友，哥兒倆酒越喝越多，越喝酒氣越壯，喝來喝去，李國良就醉了。這一醉可就沒譜了，醉眼乜斜地說道：「二

哥，還是那句話，酒逢知己千懷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，不是兄弟喝多了，這幾年算盤子一響，十幾萬紋銀，落在誰兜裡了？全落在

兄弟我兜裡了，哈……同行同業，氣死他們。誰能有這麼多錢呀？」焦二爺一想：他喝多了，沒有姓焦的，他哪兒掐這筆錢去？想
到這兒便說：「兄弟你別喝了，過去的咱不談了。」「不能不談。您知道我怎麼掙的錢？」「嗨，兄弟，別提了，這不都是我們的

交情嗎！」李國良一撇嘴：「哼！您知道嗎？我這局子裡這幾年掙的這些錢，都是我鏢裡的鏢旗掙出來的！一桿鏢旗，金弓為記，

沒有祖宗留下來的鏢旗，甭說吃爆羊啦，喝涼水都沒有呀。」二爺一聽，喲喝！眉毛都立起來了：「你一桿鏢旗，金弓為記，功勞

就全是你們貫士李的啦？沒有姓焦的這五年苦乾，能掙這麼多銀子？嘿！酒後之音哪，李國良呀，好你個年輕人，過河就拆橋呀。

告訴你，我姓焦的現在跺腳就到口外去，我瞧瞧你這金弓為記是什麼滋味！」焦二爺說完，一跺腳站起來，收拾收拾東西自己扛起

來，鏢師、伙計跪下磕頭攔，攔也攔不住，焦二爺揚長而去，直奔護國寺。

　　來到護國寺，順角門進去，面見自己的師兄馬寶善，把東西往這兒一擱，說道：「哥哥，我瞧您來了。」「你什麼時候回來

的？我聽國良說你節前趕回來。你怎麼不在他那過節，跑我這兒來了？」焦二爺往這兒一坐，一聲沒言語，低著頭。喇嘛爺一看，

不對：「老二，你跟誰生氣了？」焦二爺氣呼呼地說：「哥哥，我要跟您告假，今後李國良的事兒，你甭管，我要回口外。」

　　「等等，怎麼個意思呀？」焦二爺如此這般，這麼一說：「哥哥，你說這幾年掙錢掙的是他們貫士李的鏢旗、金弓為記的錢。

哥哥，他把我焦秋華擱在二上了。哎，我瞧瞧他金弓為記是什麼滋味！」「噢，你什麼時候走？」「我這就走。」「你等等，你帶

點東西走。」「帶什麼？哥哥。」「你等著。」

　　喇嘛爺站起來，走進裡屋，拿出一口刀來，刀刃衝著焦二爺，刀尖衝下，提著刀把。「給你刀。」「我要刀幹什麼？」喇嘛爺

一伸脖子，道：「你把我腦袋帶走，你不把我腦袋帶走，你不能回口外！」「哥哥，您擠兑我，向著李國良？！」「你呀，我誰也

不向，你上口外，一跺腳就走，你跟他嘔氣，李國良就指著西北口這趟路呢，他今後受得了嗎？他受不了，又不敢惹你，可他敢找

我呀。你們倆沒這茬我不管，有這茬兒我現在就得管，到時候你劫鏢，他來找我，我不是甘受你們二位夾板氣嗎？你不能讓哥哥我

為難呀！」

　　「可是哥哥，我出不了這口氣！」「你有什麼氣出不了的？咱比他大得多，他還是小毛孩子呢。再說啦，酒後話能聽嗎？如果

不喝酒，說出這話咱倆一起奔口外，你不劫，我都得劫，我不能原諒他。你先別走，在我這兒呆著。看看他來不來，說些什麼，然

後你再離開這兒。」「好吧，我聽您的。」馬寶善讓小喇嘛把東西拿走，把刀收起來。第二天一清早起來，天剛閃亮。李國良外頭

哭著就進來了，如喪考妣。「哥哥，我二哥在您這兒了嗎？昨晚上酒喝多了，我說了一些胡話，二哥您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宰相肚裡

能撐船。」

　　李國良都嚇暈了，踉踉蹌蹌往裡走，一眼瞧見焦二爺坐著呢，臉色蒼白嘴唇發青，氣得直哆嗦。李國良忙跪下道：「二哥，我

給您磕頭了。」

　　原來昨晚上焦二爺走後，鏢師、伙計們可就擔心了：「西口的鏢可怎麼走呀？」大傢伙兒把國良攙到客廳去，直到第二天，天

光閃亮。李國良一睜眼，醒酒了。問道：「二哥哪？」管事的忙道：「您還找二哥哪，昨晚您喝多了，您說什麼來著？把焦二爺給

得罪啦！我們這麼多人跪下給他磕頭，都攔不住焦二爺，人家走了，說回口外看你這鏢旗、金虧為記是什麼味道？」

　　「諸位，怎麼不拉著點兒？我今後再喝酒，我就不姓李。哎喲，要我的命啦！」

　　李國良頓足捶胸，在屋裡折騰上啦。李國良抽自己的大嘴巴呀。管事的勸說道：「依我說，焦二爺不定走得了，您從鏢局奔護



國寺吧，可能二爺去了護國寺。既是到了口外搶咱們的買賣，他知道您不敢去要，定要找喇嘛爺。到時喇嘛爺一出頭，焦二爺不也

得放嗎？焦二爺要打算上口外，跟您賭這口氣也得跟喇嘛爺說好嘍。喇嘛爺點頭了，您還有指望；喇嘛爺不管，您就得關張。你趕

緊奔護國寺。」李國良一想：對呀！就奔護國寺了。一打聽焦二爺在，李國良放心了，來到門口就哭上了：「哥哥呀，千錯萬錯是

兄弟的錯呀！」

　　挑門簾，跪下就磕頭。焦二爺氣呼呼地說：「李鏢主，你幹什麼給我磕頭，你不是一桿鏢旗、金弓為記嗎？」「二哥，我給您

磕頭了，我不是人，我喝多了。喇嘛哥哥，您給說句話，講講情吧？」喇嘛爺這個氣：「你就擠兑我老實，你二哥這幾年為你容易

嗎？銀子是你二哥給掙的，沒想到你說出這話來。我要再向著你，我沒法跟你二哥說了。你主心不裝著這話，酒後怎麼能說出來

呢？這一回的事情我不管。」「喇嘛哥呵，我給您磕頭，我跪在這兒不起來，原諒小弟酒後無德呀。」李國良堂堂的鏢主，說出這

樣的話來，焦二爺一想，也夠瞧的了，喇嘛爺也想，適可而止吧！便對著焦二爺說：「秋華，他到底是咱們的兄弟，依我說，大人

不記小人過，你跟他回去吧。」李國良也說：「聽喇嘛哥哥的話，咱們回去吧。如果您去口外，我就關張，我不乾啦。二哥，咱也

夠花的了。」馬寶善老喇嘛爺也替國良懇求：「你跟他回去吧，還有下一次八月十五。」「對，二哥瞧以後的。」焦二爺看了看國

良，淚眼模糊地說：「國良呀，將人心比自心，甭管焦雨我在口外怎麼劫你的鏢，可進城裡你待我姓焦的真不錯呀！得了，交朋友

嘛。我替你賣把力氣，西口外給你保鏢，什麼時候你的鏢旗到了口外，也是平著走哇，沒人敢惹你。沒想到你說出這樣的話，叫二

哥我寒心。行啦，誰叫你是兄弟哪！口外我不去了，你隨便做吧。你回鏢局，我就在護國寺住下了。」國良一想：二哥要不回口外

就行，實在要回，國良我也不敢惹他，還仗著喇嘛哥呵。想到這兒便說：「二哥，回去我讓先生籠籠帳，二哥在這兒五年，這五年

咱一塊銀子砸兩半，你一半我一半，你願意怎麼花就怎麼花。您看好不好？」焦二爺聽完哈哈大笑道：「國良呀，你到口外瞧瞧

去，我的銀子一屋子一屋子的，存了不知幾屋子了。現在我都不要了，一個錢兒也不要，我不在乎錢，錢全歸你啦！」喇嘛爺也

說：「國良呀，你二哥說到哪兒就能辦到哪兒，你自己回去吧。你也甭給他那麼多錢，你給他盤兩萬銀子。」焦二爺不解地問：

「我要這些錢幹什麼使呀？」「你甭管，你的後半生就交給他了，算他孝敬你的。」

　　焦二爺搖頭：「我不要，你們哥兒倆都在這兒了，我掐一點錢就夠用了。我打算開個把式場，收幾個徒弟就成啦。」國良一

想：這多便宜呀，又不要錢，又不回口外，買賣我還能照樣做！事情就這樣化解了。李國良吃完飯回到鏢局，還真給盤了五萬兩銀

子，算佈施給護國寺了，人家焦二爺一分錢不要。

　　焦二爺真在塔院立起了大桿子，找了塊地方，開了個場子，收了不少徒弟。可惜好人太少，都是些吃倉訛庫的東西，所以焦二

爺也淨教些張嘴大老虎、老虎張大嘴，扁擔一條、一條扁擔的把式。你給錢就要，不給也就算了，但這些人都很尊敬焦二爺。王

虎、趙龍挨了打跑來報告師父：「我們叫人家給打了！我們正在茶館練扁擔一條、一條扁擔，張嘴大老虎、老虎張大嘴，有倆小孩

把我們打了，您瞧瞧去吧。」焦二爺把臉一沉：「我說，你們倆練得好壞我不提，為什麼到大庭廣眾之下練？這就叫招搖撞騙，顯

你們能耐，你們真是這樣嗎？你們連小孩都打不過，從這以後把你們除名，我不要你們了。」把王虎、趙龍給轟出去了，然後焦二

爺出來到月亮門，偷偷往茶館那邊瞧，一問才知道，這是雍親王府童俠客的弟子。焦二爺看著兩位俠客給了茶錢走了，自己也不

忙。

　　過了幾天，閒著沒事了，焦二爺把長衣服穿好出了護國寺，跟人家打聽雍親王府。焦二爺明白，官私兩方面我都惹不起人家，

童俠客爺下江南，拿二小請國寶，北高峰獻藝賀號，是武林之中的佼佼者，論私下裡頭我更惹不起了。但是我跟童林人 不親，藝還
親呢，我得規勸規勸他的徒弟，要約束著點，就衝那小孩說話也太狂了。這樣，焦二爺來到安定門富貴巷的雍親王府，到這一打

聽，說教師爺的府在東面，焦二爺來到海川家門口，底下人把門開開：「您找誰？」焦二爺一看這府門頭，就知道海川這人年歲不

大。

　　焦二爺抱拳說道：「我姓焦名雨，自小闖蕩江湖，有個美稱叫『豎臂摘星』，想拜望拜望童俠客。」「噢，您候著。」家人轉

身往裡走，劉俊帶著徒弟都在功房裡練功呢。敢情夏九齡、司馬良乾的這件事在小兄弟裡都知道了，劉俊責備了兩位師弟，不應該

到外頭給師父惹事。過了兩天沒事，大家還認為平復了。底下人進來說道：「小俠客爺，您出去瞧瞧，從護國寺來位老師傅，稱

『豎臂摘星』焦雨，來見咱們童俠客爺的。」孔秀一聽便說道：「哎呀，壞了！打了孩子，娘出來了。打人家一拳，得提防人家一

腳啊。」鐵羅漢吳成也在這兒呢，其實吳成是焦秋華的師弟，但孔秀不知道。劉俊把臉往下一沉道：「孔秀兄弟，你這是幹什麼

呀？八字還沒一撇呢，你就說出這多話來。」

　　司馬良、夏九齡臉上可就有點兒不掛了。孔秀不在乎，接著說：「師哥，咱也不是為別的，誰出的事誰擋著。」孔秀這不是冒

壞勁兒嗎！劉俊生氣地說：「師弟不要多說了。」大傢伙兒隨著劉俊往前來。門開開了，一看焦秋華，黑燦燦的臉龐，兩顴骨顯得

特別的黑，老頭個不高，但看得出來渾身都有勁兒。他沒戴帽子，剪子股小辮，一身青。劉俊迎上前問：「您是焦師傅，你找我教

師？」「噢，你是？」「我叫劉俊，人稱穿雲白玉虎，我的教師叫童海川。焦師傅，您不是找我師父嗎？」「噢，不錯。小俠客，

我找貴教師。」

　　「焦師傅，真對不起您，我師父這幾天總上南城。昨天，有朋友約我師父到牛街清真寺去了，到現在還沒回來。您先回去，等

我師父回來，我把您的意思稟告給我的教師。」「好吧。」焦二爺是講理的人，我找人家大人，他家大人不在，應當回去。「即然

如此，焦某告辭。」一抱拳告辭要走，夏九齡過來了：「焦師傅，我師父沒在，但做弟子的都在。有這麼一句話，弟子服其勞啊，

您可以到裡邊坐一坐。」焦二爺一想：這小子跟劉俊不一樣，多狂呀！你打了我的徒弟，到現在你又攔我，看來我也不用等你師傅

了，你就可以把我對付了，我要不敢進你的家，我這人還闖蕩不闖蕩了？焦二爺想到此便問：「小俠客，貴姓？」「我姓夏，叫夏

九齡，多臂童子。」劉俊過來了：「師弟，你跟老師這是幹什麼呢？」劉俊明白呀，你成嗎？夏九齡道：「師哥，您別管了，既然

焦師父來了，請焦師父到裡頭款待款待。」劉俊一想：夏九齡是師父面前的紅人，人家是先進門的，我雖然是師哥，也是後進的

門。

　　劉俊對他們倆人總有個客氣。「那麼好吧。」這樣，大家才來到客廳。

　　進來以後，劉俊請焦師傅坐下，又獻上一杯茶。夏九齡一抱拳：「焦師傅，您喝茶。您找我們老師有事吧？」焦二爺衝著夏九

齡一樂：「有你吧，在護國寺塔院裡，你們喝茶，跟我那不成材的徒弟打起來了。這次焦某來到貴府，面見貴教師，就是前來賠禮

的，哈……小俠客，難道我賠禮不對嗎？」
　　劉俊趕緊攔住了夏九齡：「師弟，你不要多說。」又對焦二爺說：「焦師傅，他們總想著出去，要是我師父在，不會讓他們出

去。師父不在家，我這做師哥的不好攔他們，我還千叮嚀萬囑咐，不要讓他們惹事，沒想到他們跟您的弟子發生了口角，誰勝誰

負，好在都是孩子，這個問題不大。」「噢，少俠客，我那些徒弟跟你們不一樣，他們都在倉裡頭幹活的。說真的，我教徒就是為

掙幾個錢吃飯，並不是真教，他們也不是真學。我教他們這些能耐，是讓他們出去挨打的。你們貴老師教給你們的都是絕藝，我這

次來沒有歹意，交個朋友，既然貴老師不在，焦某告辭了。」焦二爺一瞧，人家徒弟都是年輕氣盛的，我別在這兒呆長了。據說，

童海川這人虛懷若谷，但他的弟子不見得都是這樣，總有點自豪感，認為師父是雍親王府的教師爺，下江南露過大臉，又是大俠

客。這裡孔秀又在旁邊搭茬了：「唔呀，焦師傅，我師父不在，可我師哥的武藝也很不錯呀，焦師傅，不能這樣地走，您應當留下

幾招功夫讓我們大家開開眼。」焦秋華想：這個童林我雖然沒見著，但你教徒弟時，如果不是這樣揚氣，目中無人，弟子們怎麼敢

這麼講話呢？我焦秋華並沒逗你們的氣，你師父不在，我就走，我可有大人之才、容人之量啊。劉俊生氣了：「孔秀你怎麼淨惹事

呀！」夏九齡、司馬良也附和著孔秀說：「那麼焦教師，咱外頭請吧！」焦秋華一看這幾個孩子趾高氣揚、不可一世的樣子，心

說：我得殺殺他們的這股傲氣。焦二爺站起來抱拳道：「我原本要回家，沒想到你們眾小俠客不讓我走，那咱們就外頭過過招也未



嘗不可呀！」

　　說著話老頭來到當院。「好喲，我先討教討教焦師傅的本領！」孔秀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問心就一掌，照焦二爺打

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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